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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峰”中计

重庆。老街 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着“慈居”两个篆字。不知内情的人，恐怕
会想到这里也许是某某达官贵人的豪宅公馆。 但从那警卫森严的气势来看，又像是
一处阴森的衙门。 这地方正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的一部分，它的公开名称是西南
长官公署第二处，实际上却是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

如果把特务机关的分布比作一只黑色的蜘蛛网，那么，在这座楼房指挥下的特
务站、组、台、点，正像密布的蛛网似的，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
丝，都通向一个秘密的场所。 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那无数根蛛丝的交点，也是织成
毒网的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 哪怕是一点极小的风吹草动触及了蛛丝，牵
动了蛛网，便会立刻引起这座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的倾巢出动。

此时，这个庞大特务机构的主持正面无表情地坐在黑色的皮转椅上，认真地批
阅着公文。 他是一个身材粗壮，脸色黝黑，显得精明干练，才 30岁出头的年轻人，腮
帮上的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有着两撇浓黑的眉毛和一双不怒而威、让人望而生畏
的眼睛，黄呢军便服的领口上，嵌着一颗闪闪发亮的金色梅花。 他的官衔太多，简单
说来，就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 仅仅因为军统的老板戴笠是戴着
少将领章死的，所以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任何军统人员不能超越戴老板的军
衔，如果不是如此，他的领章上完全有资格再添上一颗金色梅花。

他姓徐，名远举，1914年出生于湖北大冶县，祖上经营实业，家境殷实。 年少时，
徐远举顽皮却聪慧伶俐，据说还有过目不忘的天赋。1929年，15岁的徐远举进入黄
埔军校，成了第 7期学员，毕业后分配到陈诚的部队，任副连长，在江西参加过围剿
红军。 不过，徐远举的野心并不仅限于此。 他没什么背景，要想升迁，必须走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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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公馆服刑期间的徐远举

方式。
1932年，他从军队脱身，加入国民党力行社特

务处———军统的前身，直接受戴笠领导。 徐远举的
特务天赋在受训期间就彰显无疑。 在特训班，戴笠
对学习拔尖的学员会奖励一支金笔。 毕业时，徐远
举所有的口袋上全挂满金笔，四处炫耀。 刚工作的
徐远举得一绰号“徐猛子”———他太傲，开口闭口不
离介公（郑介民）、戴老板（戴笠），其他人都不在他
眼里，说话很冲。 当时军统局很多人视其为“瘟神”
避而远之。

1935年，西藏班禅大师到南京，蒋介石要佛教
协会名誉会长戴季陶出面，动员蒙藏委员会的头面
人物，成立护送班禅专使行署，徐远举出任行署少

校参谋，在西藏开展情报活动。 1939年，任西昌行辕第三组组长、军统西昌站站长。
与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攀上关系，过往密切。 1943年，出任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
长。 1945年 6月被戴笠提拔晋升为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副处长。 1946年 1月，调
华北出任军统北方区区长。 1946年 7月， 又回到重庆出任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
长。 于 1948年与张笃伦（时为重庆市市长）之养女耿静雯结婚。

他现在肯定还不知道，他的头号敌人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市委由于“左倾”盲动
路线，将会很快赐给他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1947年 2月 28日，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
报》社，迫使全体人员撤回延安。 与此同时，在国统区所有中共公开机构和人员也尽
遭驱逐。 一时间，重庆政治空气沉闷，白色恐怖加剧，中共重庆地下党的活动也陷入
了低潮。

1948年 2月 28日上午，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办公桌
前。他随意拆开一封朱主任亲启的信件，不料里面掉出来的竟是一份《挺进报》，用油
墨印在毛边纸上的一排大字让他目瞪口呆：“审判战争罪犯！ 准许将功折罪！ ”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即用电话将徐远举召到办公室。
待徐远举匆匆从隔壁的二处（重庆行辕在老街 34号，与“慈居”比肩而立）赶来，

朱绍良一反常态地冲他吼道：“徐处长，你看看，这是什么？前几天你不是还向我信誓
旦旦地保证，重庆地下党遭到毁灭性打击，近期内不可能重建吗？ ”

朱绍良素以儒将自诩，对人外柔内刚，一向不大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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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兜头挨了一腔呵斥，自知祸事不小。 果然，朱绍良发完火后，扔给他一封
信。 徐远举赶紧拿起一看，这是一封警告信，内中还夹有一份《挺进报》。

朱绍良怒气冲冲地说：“公开的共产党被赶走不过才一年时间，地下的共产党就
搞到我的头上来了，共产党在重庆这样嚣张还了得！这个火种非扑灭不可，你把其他
的一切事务丢开，务必从速将此案侦破。 ”

徐远举诺诺连声，答应马上去办。 朱绍良立即提笔给徐远举写了一个限期破案
的指令。

3月 2日，西南长官公署照例举行党政干部会报，重庆的党、团、军、政、特等重
要头目都参加了。朱绍良亲自莅会，一开口就提到《挺进报》事件，沉着脸把大家全都
训了一顿，接着责令军警宪特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务必清查破获，并说：不要以为
中共代表团和《新华日报》撤走了，重庆就平安无事了，从《挺进报》事件看，地下党还
猖獗得很呐！然后，他指令徐远举牵头，与有关机关会商，拿出限期破案的措施来。这
次会上，除中统方面有所推诿外，警察、宪兵、稽查方面都表示一定积极配合。

三天后，徐远举拿出了破案计划。他的计划得到了朱绍良的支持，并要求徐远举
统一协调军、警、宪、特的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从《挺进报》入手，务必将《挺进报》摧
毁，彻底打掉中共重庆地下党。 徐远举手捧尚方宝剑，亲自指挥，要求各方面每天要
将搜集到的情报及时上报，试图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线索。他规定：“破案立功者奖，怠
慢疏忽者罚”。在他的严厉督促下，特务们四下搜查线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阴谋诡计。

徐远举这一次可谓大获全胜，而为他立下头功的，便是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的组
长李克昌。

此人面相和善，生就一脸憨厚相，衣着朴素，长年穿着蓝布长衫，从不西装革履，
只在背街小巷的茶馆、小酒店出入，从不在舞厅、西餐馆露面。他在街上行走，人们满
以为这是个十足的乡巴佬，顶多是个乡村小学的先生。而实际上，李克昌算得上是保
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是个极善伪装、工于心计、善于打入内线
的老手。

徐远举对他的评价是：“他很聪明又能吃苦，长期深入到下层活动。 ……李克昌
是重庆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个情报人员。 ”

李克昌手下 8名组员、14名利用员（即眼线），社会职业有大学生、中学教员、报
馆经理、电影院舞厅的交际花，以至民主党派成员、基督教徒，可谓三教九流的人都
收入网内，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他掌握的这些眼线都善于利用同乡、
同行、知己、亲密者的关系，使其不知不觉落入圈套，招来杀身之祸。

早在 1942年 9月，李克昌就加入了军统黔江组当组员，7个月后，便晋升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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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导二十余名特工，四处活动，各方搜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致使以乡村小
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翁志和与匡世中被逮捕并遭杀害。 1944年 4月，他调
任军统重庆特区情报股编辑，因编辑情报及时，第二年 1月，渝特区保送他到磁器口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渝训班高干系第三期深造。 毕业后升任助理督察，负责渝特
区内部的防奸保密和纪律督察。 1946年 9月，他又升任保密局重庆站渝组组长，指
挥手下二十多名特工，除参加逮捕《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等公开特务活动外，主要是
秘密搜集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情报，先后开列黑名单，使 65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
士相继遭到逮捕和杀害。

1947年 8月里的一天，李克昌接到利用员、草堂学校学生姚仿恒密报：“江北盘
溪草堂国学专科学校新近来了一个借住的青年，名叫陈柏林，他以前是邹容路民联
书店的店员，书店被查封后到草堂暂住，带有许多“左倾”书籍，还有《挺进报》。 此人
谈话中对政府极其不满，估计是共党分子。 ”

李克昌马上派特务曾纪纲以失业青年面目前往江北，由姚仿恒牵线住进学校食
宿，并介绍曾纪纲认识了陈柏林。李克昌在给曾纪纲布置这一任务时还特意叮嘱他：
“接近陈柏林后，切莫东问西问的，你要先和他建立感情，取得他的信任，有了感情
后，他自然会向你吐露真情的。 ”
曾纪纲认识陈柏林后，以自己失业的亲身体会向陈推心置腹交谈，他谈苦闷、谈

志向、谈追求、怒形于色地发泄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 陈柏林被他的假象所蒙
蔽，对曾纪纲有相见恨晚之感，对曾表现出极大的信任。 他看到曾纪纲居无定所，为
给曾节省一点开销，还主动邀请曾纪纲搬到书店里去与他挤住一室。 果然，没过多
久，缺乏对敌斗争经验的陈柏林开始向对国民党政权极度不满、渴望追求进步的失
业青年曾纪纲吐露真情了。 由此，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吕世锟的手中。
“《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画很精细。 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

在蜡纸上刮，每划必显。 ”
“今天向先生到书店里来，翻翻书就走了。他走后陈柏林就拿出《挺进报》给王经

理、潘星海和我看。《挺进报》是刚出的。 重庆共产党由顾先生负责，电台安装在市政
府里，《挺进报》上的一切消息，都是顾先生的电台提供的。 ”
“陈柏林很想与人合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书店内办报纸。 消息由顾先生

提供。 ”
李克昌指示曾纪纲：“要探明《挺进报》的内情，得促成陈柏林把书店和报纸办起

来。 你去向陈柏林表示，自己愿意把大衣、被盖卖掉，再向老乡借点钱，反正，你要表
现得是尽了一切努力来帮助他。 ”同时，李克昌还报请吕世锟从特务活动经费里拨出

004



“许云峰”中计

500万元法币交给曾纪纲使用。
很快，民生路胜利大厦（现重庆宾馆）对面文城出版社书店换了主人，经理是王

维诗，店员是潘星海和陈柏林（陈柏林也是股东之一）。 由于曾纪纲是陈柏林的好朋
友，也经常到书店里来，不久，便和王维诗、潘星海熟悉了。

一天，曾纪纲对王维诗说：“王经理，我想请你帮个忙，我在城里无亲无故，想到
书店里寄食寄宿，这样好在城里找个工作。 ”

陈柏林也在旁边敲边鼓，要王维诗答应。王维诗虽心里不情愿，但为了照顾陈柏
林的面子，只好勉强答应了。

万万想不到这是引狼入室。 李克昌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在书店里安上了卧底。
不久，李克昌便收到了曾纪纲送回的一份情报：“陈柏林告诉我，他已经向顾先

生汇报了我的情况，说我是一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希望组织上发展我。 老顾的
警惕性很高，叫他不要轻信人，陈柏林就很坚决地替我打包票。这样，顾先生就决定
安排时间亲自和我见面，对我进行考察。 听陈柏林说，顾先生住在红球坝山顶的铁
工厂。 ”

当李克昌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给站长吕世琨后，吕指示曾纪纲“继续伪装，扩大
线索”。但是，急于破案的徐远举却等不及了，他把吕世锟和李克昌叫到他的办公室，
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已经查到綦江有一个人的笔迹，与刻《挺进报》的人笔迹完全吻
合，把那人抓来，就不难查出编、印、发行《挺进报》的人来。 不过，为了怕影响你们查
《挺进报》，所以找你们来谈谈，通报一下情况。 ”

听完吕世锟与李克昌的汇报， 徐远举沉默了片刻后又说：“我们先抓陈柏林、顾
先生、向先生，然后再抓綦江那个刻钢板的。 你们马上回去布置，曾纪纲掌握顾先生
什么时候在家，就什么时候抓人。 ”

此后几天时间里， 吕世锟每晚都去和平路姜海清裱褙铺渝组刚刚迁入的新地
址，商议如何找到顾先生和向先生的住址。 最后决定派利用员小龙坎教员陈桂荣和
南泉新闻专科学校学生陶蜀屏去盯梢。 陈桂荣紧跟陈柏林，弄清和证实了向先生的
家。陶蜀屏却因神情紧张，举止不大方，差点被陈柏林识破，李克昌得知这一情况后，
马上改派职业特务渝组副组长李芳信、组员盛登科去跟踪。 很快便弄清了顾先生在
红球坝家的具体位置，并且确定了抓捕方案。
“由我假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 马上要离开书店， 为感谢他们平素对我的好

意，我决定买点酒菜在书店里办上一桌，托陈柏林请顾先生、向先生也来，如两人都
来，就一并抓住，如只来一人，抓住一人后也可探出另一人的确切情况。 ”这是曾纪纲
的建议。 徐远举认为这办法好，进能攻，退能守，不会把事情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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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日中午，曾纪纲备好了酒菜，再三催促陈柏林去请顾先生和向先生光临
吃水酒。 起初，陈柏林不愿意去，经再三恳求后才答应去请客。

陈柏林一出门，曾纪纲马上把瓶子里剩下的酱油全部倒进了阴沟里，然后用水
冲洗干净。

稍顷，曾纪纲见陈柏森却单独回来了，问他：“怎么，他们一个都不来么？ ”
陈柏林说：“算你运气好，我去时顾先生正在写帐，向先生正巧也在他那里。我一

说，他们都答应了，不过，得等顾先生写完帐才能来。 ”
曾纪纲心中暗喜，借口上街去打酱油，马上将这一重要情报送给了装扮成修鞋

匠正候在附近等消息的盛登科。盛得到这一情报后又立即转报给李克昌。这时，吕世
锟、李克昌和徐远举派来的二处上校情报科科长雷天元率领的特务早已集中在附近
的警察所准备行动。

吕世锟对雷天元说：“雷科长，夜长梦多，我们马上行动为好。 还有，演戏就要演
得像一点，曾纪纲的身份不能暴露，我们抓人时要连他一起抓。 ”特务们在吕世锟的
统一指挥下兵分两路，一路直扑书店抓陈柏林和曾纪纲，另一路直扑红球坝铁工厂。
正在写账的顾先生被逮捕了，睡在床上的向先生被盛登科指认，也遭逮捕。特务们接
着从顾先生的房内搜出进步书籍十多本，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一本，印《挺进报》的
纸一大卷，没有搜到电台，但却发现了无线电灯管两只。 年仅 18岁的陈柏林和向先
生（向先生即中共地下党员向成义，在地下市委工运书记许建业领导下传送《挺进
报》的人员）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坚强地咬紧牙关，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企图（两人
均于“11·27”大屠杀中在渣滓洞殉难）。

问题出在顾先生身上。 顾先生的真实姓名叫任达哉，又名任达伦。 此人背景复
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
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回南京，任达哉失业。经人介绍，任达哉认识了李克
昌。 在李答应帮忙找职业、给经费的吸引下，任达哉成为军统渝组的利用员，李克昌
将他安插到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工作，同时负责监视民盟机关领导成员的活动情
况。 参加工作后，任达哉向李克昌密报过诸如《民主报》经费困难，工人闹嚷，范朴斋
（川盟负责人）到重庆处理等无甚价值的情报。 以后李克昌见任达哉成绩平平，便予
以疏远。 不久，任达哉给李克昌写来一信，说：《民主报》已停刊，我失业了。 津贴不足
以生活，我即日到万县另谋职业。自此后便和李克昌中断了联系。 1947年，任达哉隐
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先在四川省委工运组，后在许建业领导下做工运工作。

任达哉被捕的当晚，由徐远举和侦防课课长陆坚如亲自审讯。
当徐远举喝令特务用刑不久，任达哉开始还咬牙挺住，被打得死去活来也不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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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可是，快到天亮时，他受不了残酷的折磨，终于交待了 1947年加入地下党的经
过，供出他的领导人是重庆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杨清，以及《挺进报》在他
手里的发行情况，和掌握的地下党员的情况，都合盘倒出。 同时，任达哉还交待了4
月 4日要与上级杨清联络接头的重要情况。

4月 4日是个星期天，下午，按照惯常的约会时间，已经叛变的任达哉在二处渝
组组长季缕等特务的暗控下，早早来到了保安路（今八一路）升平电影院东邻的嘉阳
茶馆。这时电影已经开演，茶客稀落。一会儿，杨清进茶馆坐下，任达哉就以打招呼的
方式给特务们点水，季缕等特务从左右两边一拥而上，把杨清挟持进南面两百米处
的老街 32号徐远举的特务大本营“慈居”。
“慈居”进门是一间堂屋，堂屋左侧是一间 20多平方米的屋子，为特务的行刑

室；堂屋后面是楼梯，二三楼是徐远举等特务的办公地。 楼梯左侧外面是天井，天井
南侧是一间四五平方米的小拘留室和一道石梯， 石梯坎左下侧的地下室是监狱，用
于羁押刚逮捕来和从渣滓洞看守所提押来此审讯的政治犯， 人们称之谓二处看守
所，由二处警卫组人员负责看押。 后门有一条小路可通相隔很近的重庆行辕。

在“慈居”审刑室里，任凭徐远举、陆坚如搬出老虎凳等刑具，杨清始终只有一句
话：我叫杨清，邻水人，做小本生意为生，住过街楼旅馆。搜查杨清身上，无片纸只字；
派特务到过街楼查询，根本没有杨清所说的那家旅馆。

歌乐山烈士纪念馆保存的 B类档 136卷中有徐远举解放后的交待：
“在最初抓到陈柏林的领导人任达哉时， 就是我与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

刑逼出来的。 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待出了他的领导杨清，
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门某茶馆见面，给他布置任务。 任达哉交待后我
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押任达哉去保安路的约定地点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
个星期天的下午，在保安警察局对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杨清身体强壮，气宇轩昂，
有革命英雄气概。我问他的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他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拷打，
几上几下，只说他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过调查，过街楼根本没有这
间旅馆。从他身上检查，也无片纸只字，经过一天一夜的审讯，用尽各种手段，不得要
领。 我怕线索中断，即命二处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动态。 ”

杨清，本名许建业，又名许明德、许立德，另一化名杨绍武，1921年生，四川邻水
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邻水县特支书记，被捕时任中共重庆市委
委员、负责工运。 遍体鳞伤的许建业被关进小拘留室后，心急如焚，因为在他宿舍的
床下箱子里，放着 17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和 3份党内文件，如果落到特务手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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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不堪设想。 他顾不上浑身的伤痛，满门心思想着怎么把消息送出去。
二处警卫组上士陈远德发现了许建业的焦急不安，他主动接近许建业，谎称出

身贫苦，伪装同情，表示如有事相托，请尽管吩咐，想从犯人身上捞些好处。
此时的许建业已顾不上许多，只要有一线希望都要争取，加上被陈远德的假象

所迷惑，便让陈远德拿来纸笔，写了一封给母亲的绝命书，和一封给老街对面中正路
（现新华路）大梁子志成公司刘德惠的信，请陈远德赶快送去，并许诺信送到后收信
人会给他四千万法币，今后并负责介绍工作。

陈远德拿了信后，没有立即去送，悄悄拆阅后，想，这情报很重要，如果送出去，
不过区区四千万法币，还得担心把脑壳玩脱，如果禀报上司，可能得到的好处更多，
掂了掂轻重后，他没有把这封信带给刘德惠，而是交给了他的上司雷天元。

这封信马上送到了徐远举手里。 徐看后欣喜若狂，后来他交待：
“我根据这个材料，立即派人包围了新华路志成公司，进行严密搜查，查出了杨

的身份证及其历史，并在其卧室里查出一个大皮包，内有十几份党员入党申请书，及
大批《挺进报》，才知他叫许建业，确系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
职务，时在志成公司当会计。 ”

徐远举一面派出左志良率特务日夜守候志成公司，只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抓一
个，一面派人追查志成公司的背景。志成公司是重庆电力公司的子公司，由电力公司
会计科科长黄大墉任董事长，总务科长周则洵任经理。徐远举将黄大墉、周则洵拘传
到案，黄大墉供出了电力公司会计组长、志成公司经理刘德惠是共党分子。徐远举还
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的入党申请书，派雷天元率特务到兵工厂、铅笔厂按图索骥，
抓走了余祖胜、陈丹墀、蔡梦慰等 17人。

看守陈远德因秘报情报有功，嘉奖连升三级，由看守员提为少尉。
许建业轻信看守陈远德，急中出错，尤其是当他看到刘德惠也被捕后，悔恨交

加，痛不欲生，在狱中三次碰壁，撞得头破血流，自杀未遂。 7月 21日，许建业在重庆
复兴关被公开枪杀，赴刑场路上，许建业面对两侧群众，一路高唱《国际歌》，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

4月 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
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孩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一起
来找许建业。

刘国定走在前面，一进门便被守候在此的左志良和特务队长曾庆回等扣住。 刘
国定情知不好，强作镇定自称叫刘仲逸，是南岸牛奶场的总务主任。而志成公司的职
工则说，这人是常来找许建业的黄先生，露出了破绽，当即被扣押。 此时跟在刘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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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的涂绪勋也探身进门，马上被埋伏的特务扣住。涂绪勋非常机智，见刘国定正被
戴上手铐，马上大声问左志良：“先生，我有几只轮胎，便宜卖给你，要不要？ ”曾庆回
掀了他一把，瞪眼喝道：“滚！ 给老子滚出去！ ”涂绪勋继续纠缠着：“你不要吼嘛。 实
话告诉你，我这轮胎是偷来的，随便你给几个钱就打发了。 ”曾庆回大怒：“你他妈的
再不滚，老子把你这小偷抓起来！ ”特务一听便放了手，涂绪勋装出害怕的样子，回头
就跑，遂得以脱险。

刘国定被押进“慈居”后，由徐远举亲自审问。刘国定装出十分害怕的样子，一进
审讯室就主动承认自己是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并编了一段曾为许建业送信去南岸给
李忠良的故事。徐远举见他吓得战战兢兢的样子，叫他写《自白书》，他又规规矩矩地
写了，还供出了李量平，以为此人是个软骨头，当晚便没有深究。 而刘国定此举实是
想弃芝麻保西瓜之计。 他供出李忠良，是想到李系一般党员，且家中有钱，被捕后可
以靠社会关系保释出去。

据 B类档案 34卷记载：刘国定，又叫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 3
月参加共产党，到重庆学联总干事会工作，1941年任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巴县
县委书记，1946年 3月，任中共重庆临工委副书记，1947年 10月任中共川东临委委
员、重庆市委书记，后叛变……

4月 8日晚，徐远举派雷天元率领一批特务，由刘国定带路，从储奇门过长江到
海棠溪，直扑南岸四公里原聚众银行协理李量平家，逮捕了参加达县武装起义失败
后于 3月 27日疏散回渝的李忠良、余天，和掩护重庆大学女生、共产党员宋廉嗣到
华蓥山参加游击队的倪俊英（李忠良的女友）、李忠良的父亲李量平。

李忠良被捕后，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4月 9日下午 1时，经刘国定对质，
李忠良的身份无法再隐瞒。徐远举用了鸭儿浮水、老虎凳等刑后，李忠良的思想防线
彻底崩溃，盘算着我家富裕，有三十多石租子，城内有百多方丈地皮，有吃有穿，何必
受此苦头，便写下了《自白书》，出卖了组织和余永安等人。 但也有所保留，并没有供
出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李忠良，化名李庄，重庆南坪乡人，1927年生，1947年由女友倪俊英介绍认识刘
国誌，12月 25日，由刘国誌介绍入党。 李忠良叛变后，带特务四处抓人，在审讯时，
他不仅作纪录，还充当说客，现身说叛：“你们赶快招供吧，我以前也是共党分子，坦
白了就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 ”由于李忠良死心塌地充当鹰犬，为虎作伥，10月 20
日获得自由。 11月到侦防处侦防大队当了谍报员，解放后，李忠良混入巴县惠明乡
辅仁中学当教师，1950年 4月 7日，市公安局政保处令巴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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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月 5日，重庆市人民法院以刑字第 521号判处执行李忠良死刑。
根据李忠良交待，徐远举将余永安密捕，经短促突击行刑后，余永安便叛变，交

待他的关系人是老张。 他于 1946年初到达县女中任总务主任时，开始与老张相识、
交往，1947年回到重庆商业银行当职员，仍一直与老张有交往，曾在老张家里看到
过《挺进报》。 还供出，本月 15日，老张要来找他取钱。 几个小时后，徐远举带着余永
安回银行照常上班，暗中密控来找余永安的人，同时监控找余永安的电话。张开逮捕
老张的罗网。

但是，15日这一天老张并没有来找余永安。 17日一早，雷天元押着余永安到嘉
陵江边渡船码头、街上指认。 碰巧，老张从黄桷镇过江到北碚，他穿过北碚公共体育
场，走到文声书店转弯处，迎面碰上余永安和特务，余永安点头向特务示意，众特务
蜂拥而上揪住老张不放。 老张边反抗边叫喊，以期引来群众围观，好趁乱逃脱。 特务
们怕群众围观，边拳打脚踢，边前拉后推，将老张推进街边兴江旅馆楼上。 在兴江旅
馆，特务抱起被子，将老张按倒在床上，捂得严严实实，憋得他呼吸困难，拼命挣扎，
不一会儿，老张便招供了自己的身份，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供出
已被捕的刘国定是重庆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分管工人运动的书记。供出沙
磁学运特支书记刘国誌及刘与未婚妻曾紫霞在荣昌的隐藏地等等。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酉秀黔彭联合中学毕业，1936年
参加国民党，任国民党酉阳县党部干事。 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
万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 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
管学运工作。

余永安解放后被留用，分配到南岸第一财经学校当教师。 1955年被依法逮捕，
侦讯结束后，根据市委书记任白戈关于余永安不是党员，不应以叛徒论处的批示精
神，送南岸农村监督劳动。

4月 18日，徐远举再审刘国定。 仅一声“市委书记刘国定”，便犹如一声炸雷打
在刘国定的头顶上！

刘国定最初想以沉默来反抗，几个特务把他绑吊在刑架上，用皮鞭抽得他遍体
鳞伤，鲜血淋淋，他痛得大声惨叫，仍不承认。 可是，当他看到特务们把烙铁烧红，要
往他身上按时，他吓坏了，大叫道：“不要烫了，我说，我什么都说。 ”冉益智、刘国定向
敌人出卖同志，甚至亲自带特务四处抓捕地下党员，江竹筠、陈然、罗广斌、成善谋、
刘国誌、李文祥等 130多人相继遭到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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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冉益智、刘国定不同，地下党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却十分令人深思。李
文祥被捕后，任凭特务酷刑折磨，三次受审，两次把他打得昏死过去，但他坚不吐实，
视死如归，在敌人的审讯面前表现了非凡的坚定性。当徐远举用上级刘国定、冉益智
的叛变来说服他时，他大义凛然地嘲笑他们的可怜，徐远举无计可施，将他带上脚镣
手铐关进了白公馆监狱。 在狱中李文祥与陈然同囚一室，他同样将自己的生死置之
度外，但是，他却放心不下新婚不久与他一起被捕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妻子熊泳晖。
当特务带他到渣滓洞去见妻子时，他突然哭了，感情一下子变得非常的脆弱，熊泳晖
反而鼓励他坚持斗争，不要害怕！ 可是，李文祥对妻子的爱情却软化了他的革命意
志，回到牢房，他开始伤心落泪，对陈然讲：“我入党已经十年，当书记负责地下工作
苦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盼到革命就要胜利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时候自己会被
捕，还连累妻子一起蹲大牢。现实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不谈情况，不交待，我能做
到，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精神准备。 可是，说不定我太太
哪一天就会被拉出去杀掉了……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残酷啊？ ”

陈然见李文祥的情绪悲伤消沉，曾多次帮助他、开导他、鼓励他，希望他坚定革
命信念。 但是陈然的苦口婆心一点也没有打动意志消沉的李文祥。

徐远举掌握了李文祥感情脆弱的特点，不仅指示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仍然
定期派特务押他到渣滓洞与熊泳晖见面，而且有意地安排他俩过夫妻生活。一次，特
务又提他去与妻子见面，离开白公馆前，陆景清把李文祥叫到办公室去，恶狠狠对他
说道：“有什么要说的话你赶快说完，这是你最后一次同你太太见面了。 我们暂时还
不杀你，先杀你太太，因为你对我们还有点用处。 ”
“要杀熊泳晖了，他们这次真的要杀我太太了！ ”李文祥恐惧、惊慌到了极点。 回

到白公馆，他对陈然说：“我太爱熊泳晖了，为了救她的命，我决定去自首！ ”
陈然大吃一惊，竭力阻止他，并告诉他这不过是敌人的阴谋，甚至威胁他：“你真

要去自首，我就跳楼自杀！ ”
李文祥却说：“刘国定、冉益智这些比我更重要的领导都叛变了，而二处要我选

择的又是这样尖锐的两条路，不是自首，就是枪毙。 革命眼看就要胜利了，我死了对
革命不会有什么影响，多几个我这样的叛徒也决不会影响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庆的
地下组织基本上完了，你们就当我已经死了一样，我现在必须为熊泳晖、为我的四个
孩子打算了！ ”

1948年 12月 22日， 已坐牢 8个月的李文祥趁放风的机会跑到特务办公室
要求坦白情况，彻底叛变了革命，他出卖了何柏梁、程谦谋等 16 人，导致其中 6
人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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